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棋局如人生，得失两相宜。围

棋作为一种变化无穷，妙无止境

的竞技艺术，有益于爱好者启迪

心智，陶冶性情，愉悦友谊。倘

若成为一种职业，则难免呕心沥

血，殚精竭虑，纹枰对决，残酷

甚于潇洒

西政棋人逸事

□ 陈泽宪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
  研究所研究员）

结缘围棋纯属偶然

与围棋结缘，纯属偶然。读小学

五年级时，县城举办一个校际运动

会，其中有一个项目是围棋。我所

在的小学当时没有一个会下围棋的

学生，而校方却不愿这个参赛项目

空缺。于是从会下象棋的学生中挑

出几位，进行围棋速成训练。

三天之后，我就作为代表学校

的棋手走上赛场，比赛结果可想而

知，但从此我却与围棋结下了不解

之缘。

不久，“文化大革命”就开始

了。在“停课闹革命”的三年里，刚

开始我参加一个“学红军长征队”，

汇入了全国步行大串联的热潮。

对于一个不谙世事的12岁少年来

说，名为串联传播“革命火种”，

实乃“自助3月游”罢了。但能有此

良机领略祖国的大好河山，也算是

一种爱国主义教育吧。如今每当我

看着那些十二三岁的孩子们还在享

受父母的百般呵护之时，不免感叹

当时我的父母怎么就放心让我走？

好在当时虽然天下大乱，但却鲜有

车匪路霸之类的剪径之徒。

“长征”路上，在比我的个头小

不了多少的背包中，塞着一副塑料

围棋。有着数千年历史的这种引人

入胜的竞技游戏，让我忘记了考虑

它是否属于“四旧”之列。

每天入睡前，借着“红卫兵接

待站”昏暗的灯光，与队友杀上两

盘，一天步行几十公里的疲惫随之

烟消云散，倒也快哉。

串联结束返家后，为躲避“武

斗”战火，到外地投靠兄长，成了

脱离“革命组织”的逍遥派。除了

看些收罗到的闲书杂文之外，钓

鱼、打猎和下棋几乎是我记忆中的

那段少年生活的全部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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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政的围棋爱好者

未曾想，到西南政法学院上学

后，学习之余反而有了些时间看看

棋书，打打棋谱。因此到了后期，

居然棋艺有所长进，以致可作为主

力队员代表学校出战。当时同学中

棋力与我相当的大约只有两位：阎

民宪和叶双峰。

从名字看，阎民宪和我应属同年

生人。1954年出生的人不计其数，但

以同年诞生的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命名

的料必不多，后来能选择法律专业并

且同一年到同一所大学求学的恐怕就

更少了，而都是围棋爱好者，且棋力

相当，则只能说是一种殊为难得之缘

分。我与阎民宪平时下过多少盘棋已

记不清了，但比赛棋只下过两盘。一

盘是在班级对抗赛中下的。我与他作

为各自班级代表队的第一台对阵，乱

战中我侥幸取胜；另一盘棋则是在学

生围棋赛中下的。实际上那是争夺冠

亚军的关键一战，结果阎民宪抓住我

的一着软手，上演了大逆转的活剧，

报了一箭之仇。输了不该输的棋，令

我刻骨铭心。以致许多年后，我居然

还能复盘此局，实在令人难以置信！

叶双峰是79级的同学，与我的老

乡陈伯吉同班。小叶平时不苟言笑，

下棋极具韧性，善长考，计算准确，

少失着，常有出乎意料之妙手。我唯

有全力以赴，方能略占上风。伯吉则

棋力稍逊，但棋瘾甚大，毕业后在福

州市人大常委会工作。我偶尔出差榕

城，只要伯吉知道，必定拎着棋盒到

我下榻的宾馆叫阵，然后昏天黑地杀

上几局。通常是布局伊始，便狼烟四

起，全盘乱战，尸横遍野，鲜有收官

小胜之局。伯吉屡败屡战之顽强，常

令我自叹弗如。

当时同学中围棋下得比较好的还

有1班的彭士翔、4班的吴仲林、6班的

李晓平等。仲林与我同班，是在西政

才学的围棋，最后一年他看书打谱，

棋艺突飞猛进，当时与其对弈，我已

不敢掉以轻心。8班的赵可星、夏卫民

在学校时似乎围棋刚入门，毕业若干

年后刻苦钻研，居然也棋艺猛长，真

是不可思议。

西政老师中的围棋爱好者，有两

位值得一提。一位是高绍先老师，另

一位是组织部的刘部长。

高老师为人随和，多才多艺，当

过编辑教过书，曾任西政院长，后期

专攻刑法史，著述颇丰。我毕业后还

收到高老师寄来的两本著作。在校

时，与高老师时有对弈。高老师棋如

其人，张驰有度，绵里藏针，赢时赢

得堂堂正正，输也输得中规中矩。毕

业后若干年，高老师偶临京城，有时

忙里偷闲，与我手谈几局，也是一份

师生情谊。

刘部长当时似乎已经离退，赋闲

在家。他棋艺平平，但棋瘾之大，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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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政无人可与匹敌。刘部长通常是在

上午十点来钟或者下午四点来钟慢步

踱至学生宿舍，笑容可掬，绝无半

点部长架子，弈棋不挑对手，来者不

拒。他下棋拍子有声，不假思索，棋

速之快，足以让当今快枪手“曹燕

子”（韩国棋手曹薰铉的绰号）之辈

汗颜。什么胜负输赢，他全然不放在

心上，享受的就是飞速拍子的“快乐

围棋”。刘部长在棋局中流连忘返，

乐不思蜀，时间长了，对手往往觉得

备受煎熬。同学们都怕被刘部长缠

上，因为不战十局以上，决计不会让

你脱身。即使到了饭点，饥肠辘辘，

也休想逃脱，除非找来替身。这时他

断然就是那句名言：“吃饭有啥意

思，下棋多带劲！”以致后来只要有

人在楼道里叫一声：刘部长来了！霎

时整个楼层悄然无声，个个房门紧

闭，楼道空无一人。弄得刘部长上楼

后在楼道里茫然四顾，疑惑自语：

“今儿怎么都上课去啦？”

大家一直都觉纳闷，刘部长一把

年纪，连续作战数小时，怎么就不

饿？有一次趁着刘部长赢棋高兴之

时，我终于套出他的个中秘决：“我

每次出门前，老伴总要给我煮四个荷

包蛋。呵呵！”

▲ 作者与聂卫平（左）九段的合影

域外下棋的经历

1987年8月，我作为中美法律教育

交流委员会项目的访问学者，赴美国加

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法学院研修。有一

天，我在法学院走廊的信息发布栏上各

式各样的信息中，发现了一份不显眼的

围棋俱乐部的广告。我才欣喜地知道，

这个因加利福尼亚大学总部所在地而闻

名于世的小城，还有一个围棋俱乐部。

俱乐部在晚上和周末开放，看来

玩客主要是上班族。周末，我按图索骥

找到了设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教师俱乐部

二楼的这家围棋俱乐部。俱乐部的经理

大约记得叫波尔。他对我这位新来者十

分热情，询问了我的姓名和棋力。我因

为不知深浅，就说大约初段水平。波尔

听了很高兴，说他也是初段，咱们先来

一盘吧！于是猜先开弈，结果我轻松取

胜。再下一盘，再胜。他盯着我看了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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秒钟说：“你至少3段。”然后把我介

绍给一个大胡子，“这是戴维6段，陈

先生是3段，你俩下一盘吧。”

业余棋手对弈，一般相差一段可

以让一子。按规矩，戴维要与我下一

盘让三子棋。结果我大获全胜。改让

二子棋再战，仍然没有给他机会。于

是让先对弈，这回我感受到了他的

强大力量，中盘投了。戴维长出一口

气，站起来对波尔叫道：“你怎么说

他才3段？！”我觉得波尔有些冤，因

为戴维的棋力其实不到6段。

常来俱乐部下棋的棋手中，棋力

较强的除了戴维，还有两三位来自

韩国和台湾的先生。偶尔还见到一

位温文尔雅的中年男子，亦称6段，

但棋力明显比戴维强。我与他下过

一局授二子棋，几乎没有胜机。后

来才知道，他就是当时美国围棋协

会（AGA）的主席。

1988年7月，也是我即将回国

的前一个月，美国围棋协会在伯克

利举办“全美围棋大会冠军公开

赛”。我报名参加了3段组的比赛。

戴维还是很有自知之明，他没有在

6段组报名，而是参加了4段组的比

赛。结果他获得4段组冠军。我则以

5胜1负的战绩，取得3段组第二名。

一位来自纽约的华人青年战绩也是5

胜1负，但可能小分较高，获得3段组

冠军。

更有纪念意义的是伯克利这次比

赛期间与中日职业棋手下的两盘指

导棋。赛事主办者从中日韩请来了

一批高段职业棋手，为全美围棋大

会增色不少。

第一盘是与一位日本九段下的授

6子棋。可惜我记不起他的名字，但

肯定不是超一流棋手，因为我对他的

名字很陌生。结果我中盘胜。这是我

第一次向日本职业棋手学棋，也是第

一次在授子棋中胜职业九段。后来在

国内与职业九段还有过一次这样的记

录，但那是一局授4子棋。

第二盘是与中国棋院的副院长王

汝南八段下的，也是授6子棋，结果我

输了。可见当时我的棋力最多也就是

业余3段的水平。这是我第一次在电

视围棋节目之外见到王汝南老师。他

平易近人，棋局结束后还为我作了复

盘讲解，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6

年后，在北京龙潭湖公园春节庙会的

保留节目——中国围棋队的职业棋手

与业余棋手下指导棋的赛场，我与王

汝南老师重逢时，他显然已认不出我

了。于是我提起伯克利的那次邂逅，

不料他立即就说：“我记得，你是中

国社科院的。”职业棋手的记忆力，

确实令我惊讶不已。    

棋局如人生，得失两相宜。围

棋作为一种变化无穷，妙无止境的

竞技艺术，有益于爱好者启迪心

智，陶冶性情，愉悦友谊。倘若成

为一种职业，则难免呕心沥血，

殚精竭虑，纹枰对决，残酷甚于潇

洒。这也是围棋职业棋手每每羡慕

业余爱好者之处。

（摘自中国法学网）


